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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幽默小说作为产生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

的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它属于后现代文学的

一种，但其内涵是有鲜明的限定性的。人物的

“丑角化”、情节的“碎片化”、修辞上的“反

讽”，以及结构的“仿拟化”共同构筑了黑色幽

默小说的喜剧特征。由于黑色幽默所指示的荒诞

多来自结构性的问题，作品题旨往往指向那些个

人所无力反抗的社会症结，因此，黑色幽默实际

上是以喜剧的形式书写悲剧内核，在狂欢的表象

下呈现作者的人文关怀和忧思。

廖一梅的先锋创作不断在传统戏剧写法上寻

求突围，依托荒诞派的戏剧理念表现出颠覆性和

先锋性，借此抒发都市青年人的精神困苦和反

抗虚无的愿望。《琥珀》是廖一梅早期的“悲观

主义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与《恋爱的犀牛》相

比，《琥珀》中的批判和讽刺气息更浓，笔锋更

加尖锐，直指大众文化和纯文学之间的隔阂，创

作中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矛盾，并寄寓着女性作家

能否通过身体写作真正完成反抗世俗之意图的隐

忧。剧作对于黑色幽默叙事手段的借用，足够表

论廖一梅戏剧中的黑色幽默

——以《琥珀》为例

黄兰馨

摘  要｜黑色幽默文学以直接呈现世界的荒诞及人性的异化为要义，通过人物的佯装无知，将痛苦和

欢笑并置以达到反讽（Irony）的效果。廖一梅的先锋戏剧大量运用黑色幽默叙事手法，呈

现出后现代的叙述特质，包括碎片化、拼贴式的结构、反英雄的人物等。本文尝试分析作

为叙事手段的黑色幽默在戏剧《琥珀》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探析黑色幽默所

传达的作者对于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的反思，以及对于被商业裹挟的现代艺术的反抗

和嘲弄，而其荒诞表征下的内核仍然是为爱情母题的叙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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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她对于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之反思，以及

对于被商业裹挟的现代艺术的反抗和批判。

一、荒诞叙事与黑色幽默

对于黑色幽默的定义，雷蒙德·奥尔德曼精

辟地指出：“黑色幽默是一种把痛苦和欢乐、异

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感

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它要求同它所认识到的绝

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似乎能以丑角似的冷漠对

待世界。”［1］也即意味着，黑色幽默成立的条

件在于，作者写出了滑稽、虚伪和荒诞的事件，

却让人物始终保持一种丑角式的麻木不仁，面对

绝望不做反抗反而平静地诉诸言语，或是轻描

淡写说成笑话。黑色幽默是一种十足的反讽，

通过将矛盾和割裂的生存状态呈现给读者，最

终达到“戏仿”荒诞本质的效果。在此，荒诞是

内容，而令人绝望的幽默是其形式的“图解”或

“仿拟”。

《琥珀》要表现的一大主题是死亡。传统喜

剧所讽刺的往往是可以被纠正的错误，而黑色幽

默直指一种无可反抗的境遇。因此它将死也作为

笑的对象，对死亡漫不经心的态度是黑色幽默的

表现形式之一。剧中男主角高辕严重的心脏问题

让他遵从向死而生的哲学，与死亡的距离过近反

而能表现得无所顾忌。他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

时刻高喊着：“生命是一个游戏，我不愿面对这

个世界，我要跟它保持距离，我要像一个熟练的

老手那样掌握世界，在它面前保持无动于衷，不

失理智，无论生活在我面前搞什么花样。”［2］ 

在他成为植物人躺在病床上时，好友博士的一段

台词更是直接揭示了生命的荒诞。他的大段独

白罗列着人生百年里，如擤鼻涕、剪指甲、喊口

号、堵车等这些无意义的行为及其所占据的数以

月计的时间。他说醒来吧，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

多。正如幽默大师昆德拉一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

来写作，他的哲思常常从卑琐的生活细节处诞

生，而反抗“媚俗”最好的方式就是承认荒诞与

虚无。《琥珀》对于死亡的表达也接近这种冷酷

的幽默，高扬着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精神。

而《琥珀》中呈现的作者关于爱情的诠释和

思索，本身就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作者自述营

构这个故事的题眼来自“我心爱的”这句短语。

小优去贸然接近做过换心手术的高辕，是因为他

的心脏来自她死去的前男友，那么，爱的对象究

竟是什么，爱一颗心脏的延续算不算爱，灵与肉

之间又该如何作比较？比起《恋爱的犀牛》中的

爱情就是单向的相思，《琥珀》对爱情的思考更

添了一连串复杂的追问，使得剧本的架构更像是

一个短小而又精巧的寓言故事。在这份初心并不

纯粹的爱中，恋慕的对象究竟是谁似乎不再那么

重要，重要的是追逐另一颗心的姿态。这也是对

于传统爱情剧的颠覆：不是非他不可，而是非爱

不可。从整体上把握则更像是柏拉图对理想爱情

的言说，是与“生而为一，分为两半”的古老寓

言的隔空对话。在遇到小优之前，高辕日复一日

地用一种廉价而易得的激情来掩盖人生的荒芜和

精神的痛苦，小优则是沉浸在前男友死去的孤独

里无法走出。高辕与小优互相追逐，在欺骗和试

探中逐渐理解彼此，就是两个孤单而又残缺的灵

魂的相遇，最终整合为一的过程。

二、戏仿拼贴式的结构

黑色幽默文本并不在乎细节的真实性，只关

注故事的深层指向性，呈现出寓言式的结构，常

常会以离奇的剧情，碎片的戏剧框架，和拼接式

［ 1 ］ 吴 然 ： 《 天 堂 与 地 狱 的 使 者 —— 冯 尼 格 的 幽

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46页。

［2］廖一梅：《琥珀》，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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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厘头的对话等元素组成。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结

构松散，而是一种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混乱。

廖一梅的戏剧是极具形式感的，无论是在整

体情节结构上，还是在人物台词的细节处，都

做了精妙的设计，使故事情节与剧本形式深度

交融。《琥珀》中既有可称之为主线的情节故

事，也有与主线几乎无关的大段独白，它们几乎

直指当今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乱象，充满了讽刺和

戏谑。在支线里，一群初中毕业的人合伙粗制滥

造出的情色小说竟然意外地畅销全国。他们嘲弄

着“大众审美都是臭狗屎！”但言语间又处处彰

显对大众审美的了解和把握远胜于他人。在剧本

上部第三场中，高辕和影舞者、臭皮匠等人你一

言我一语，以极度认真的姿态构想各自不同风格

的艳情小说，形成了对荒诞的戏仿，恰到好处地

讽刺时下混乱的写作现象。“为了改变个世界，

我们一定要出名……爱好写作和做爱，写作方

式：性体验写作。身体写作、中段写作，做爱方

式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伤风败俗。”［1］通过对

写作方式的罗列与拼贴，讥讽着以阅读快感主导

的读者群体。同时也传递着这群年轻人混乱与矛

盾的价值观，就连高辕也发出自问，是要做永远

反叛的青年，还是成为自己曾经看不起的沽名钓

誉之徒。然而在行为上，他们的行动已与真正精

明的商人无甚区别。在戏仿的过程中，自己究竟

是清醒着冷眼旁观，还是早已沉入其中不可自拔

已经难以言明，这便是黑色幽默所要呈现的荒诞

本质。

此外还有对女性身体写作的戏仿。姚妖妖本

是高辕挑选来的挂名作家，但在和高辕互相利

用、互相试探的过程中迷恋上了他，二人调情

时她的大段独白是一种文学性的抒情和煽情笔

法，而在高辕做出“写悲剧你不是内行”的评价

后，姚转换了腔调，开始了一段对于女性作家身

体写作的仿写。这样的戏仿在剧本中多次穿插。

当女作家的写作这一行为被拆解和观看，女性的

欲望被提取出来成为赏玩的客体对象，成为构成

文本中荒诞感的一环，“身体写作”的旨归便被

解构。这一叙述方式寄寓了作者对于女性写作的

忧思：在读者与批评家仍是男性为主的性别结构

下，即便是大胆的突破和尝试，也或许将会沦为

被“凝视”的他者。当高辕说出“纯情与色情一

样好卖，都是在故作姿态”［2］时，文学和大众

之间的距离已经被无限拉近，崇高和卑琐变得难

以区分，使得作者的“戏仿”写法极具后现代的

解构倾向。当文学不再具有神圣性，不再与商品

经济泾渭分明，文本一旦落成，意义将完全属于

读者，这如何不是“去中心化”对于文学自身的

强力冲击。对此，作者的讽刺寄托着一个敏锐的

女性作家深深的无奈。

三、“反英雄”的人物

人一旦来到商品拜物的时代，被消费社会所

异化，便会丧失自我，成为虚伪的人，丧失了与

他人之间真正的交流和链接。而在这时，传统文

学中的英雄人物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可怜可

悲可笑的“反英雄”。从《二十二条军规》等黑

色幽默小说中提取共性则不难看出，黑色幽默作

家笔下的主角多是具有异质性的人物，或是敏感

神经质者又或是语言紊乱的疯子，总之算得上社

会的边缘人。这些人对待外界的态度要么假装世

故、虚与委蛇，要么漫不经心、玩世不恭，但他

们之间其实具有一个共同而不易察觉的本质，那

就是都具有诗性的、为世俗所不容的灵魂。中国

当代的黑色幽默作家，王小波可算其一，他曾在

《青铜时代》中写道：“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

［1］廖一梅：《琥珀》，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第

43页。

［2］廖一梅：《琥珀》，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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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1］于

是王二们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趣味而活，以嘲弄规

则、反叛传统为乐。

廖一梅笔下同样有很多拥有类似特质的人

物。马路正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

边缘人，才能够拥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和冲动。于

他而言，对明明炽热的爱已经转化为生命的原动

力。而《琥珀》中的高辕略有不同，他看起来呼

朋引伴，纵横情场，至多可以在道德上被指摘。

但廖一梅在创作手记中说自己偏爱浪子，因为唐

璜式的浪子，正是看似多情却最无情的人，他们

以目空一切的态度留连人间，实则比任何一个人

都更难派遣内心深深的孤独和怯懦，因为他们纵

横情场却又不敢接近真正的爱情。作者塑造的高

辕嘲笑爱情，也嘲弄文学。在社会身份上，除了

打造被所谓正人君子唾弃却又被大众狂热追捧

的畅销书，他似乎无意认真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在生活中，高辕作为一个做过换心手术身体虚弱

的人，放逐自己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黑色幽默小说中人物的特质向来如此，他们聪明

且清醒，却沉醉在对荒谬现实的顺从乃至迎合的

过程里，如愚人一般自夸和调笑，找不到反抗的

方式。

为了与反崇高的人物形成张力，作者引神话

原型进入剧本，其中之一是小优对高辕做的“菊

花之约”，古典君子宁愿自己身死沦为魂魄，也

要不负一面之缘的相邀。其二是在病床前，为昏

迷的高辕读希腊神话。奥菲欧在冥府返归人间的

路上，无法不去看心爱的尤里迪西，最终无法拯

救死去的爱人。以古衬今，当爱与死的母题在古

典文学中循环上演，曾经的人们如此纯粹，如此

真挚地相知相爱，更衬出现实的物欲横流，人们

的卑琐和俗不可耐，期待真心之人反倒成了异

类。当古典爱情在当今现实中已成为隔世虚渺的

东西，追寻真爱的姿态，就如不要回头的诅咒，

以及以死兑现的菊花之约，变成一种可望而不可

及的崇高悖论。真挚理想难以实现，这就构成了

悲剧的内核。

总而言之，这些反英雄的人物以颓唐的浪子

和小丑的形态存活于世，他们以非理性的言语诉

说着自身和他人的丑陋不堪，却又保持对“真”

的执念来对抗被欲望异化的世界。他们的情感超

越于世俗伦常的、人类最原初本质的欲望。这无

疑是先锋戏剧对于传统人物形象的革新。

四、结语

于二战后美国社会发端的黑色幽默直指的是

一种无可反抗的结构性错位，正如后现代主义

最终指向的是一种“世纪末”的虚无。但《琥

珀》中的这种幽默和讽刺诞生的语境却并非是

社会的颓靡和动荡，而是来自个人体验。廖一梅

“悲观主义三部曲”中的黑色幽默诞生于她自身

的经历，来源于她所说的“人一生无可回避的痛

苦”，这是一种对于“此在”的反思，也是在创

作初期，一颗敏锐的文人心灵对于物质时代的适

应不良。

在一个作者创造的近似现实却更加荒诞的世

界里，理想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残

存着理想的人无可施展才华，在精神和生存的双

重危机下，颓丧青年便只好抓住“爱”与“死”

的本能。然而爱之不可得，死之不可能，像枷锁

一样将人物变为困兽，只有通过嘲笑自己也嘲

弄他人，才能撕破虚伪抵达生存的本相。这是廖

一梅“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在剧本中更加尖锐

犀利也更具有戏剧性的表达——以黑色幽默为手

段，以愤世嫉俗为土壤，以嘲弄人生为态度，让

纯粹的灵魂得以在世俗的大地上诗意地盛放。

［1］王小波：《青铜时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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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黑色幽默在剧本中仍是有所克制和

收敛的，毕竟作为浪子的主人公最终也会为爱情

低下头颅，所以故事一旦推进到高潮，所有的

尖锐和讽刺都会为爱让步，退居成零星偶见的点

缀。尤其是《琥珀》的结尾，廖一梅给出了一个

童话式的结局，高辕在小优的告白中“决定”要

醒过来，正对应了结尾处点睛之笔“因为你，我

害怕死去。”［1］虽不失为一种戏剧的意外转折

和圆满结局，却也使得前期的讽刺力度甚至整部

剧的先锋特质被大大削弱。所以，严格来说，

《琥珀》整体而言并不能算作是黑色幽默文本，

这些文本中呈现的荒谬和背反只是一种底色，并

非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的。然而最终，作为叙述手

段的黑色幽默给整个剧本增添的深度和意蕴是多

维的。从剧本的形式和架构而言，由多位配角共

同组成的大段重复且具有节奏韵律的独白正如希

腊戏剧中合唱队的功用，为情节简单的爱情故事

增添了多声部的复调叙述，这些独白和歌词的适

时出现给爱情的起承转合做了过度和缓冲，也能

减轻过分倚重情感而给观众带来的情绪和审美

疲劳。

更重要的一点是，黑色幽默辅助作者完成了

核心价值的表达。那些呓语般混乱的台词中堆砌

和罗列的尽是文坛乱象和世俗的肮脏卑琐之处，

以狂欢的表象完成了喜剧的要义：将无价值的东

西撕破给人看。与之构成二元对立的正是作者想

要讴歌的对象，是纯粹到极点的爱情，也是在平

庸的生存中永远追求着什么，永不妥协的人生态

度。纵观廖一梅的悲观三部曲，越是以嘲弄的态

度写人生的痛苦、荒诞、虚伪和不幸，写文学艺

术在世俗生活中的失落，写饮食男女之间浅薄的

“非爱情”，则越是升华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

执着追求。正因如此，廖一梅在《琥珀》中写下

了“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可尽管悲哀，依然

是我们知道的最美好的事物”。这是在物质主义

盛行的当下，在消费社会中能够“明智选择”的

人们所见不到的爱情。换言之，作者笔下的爱情

作为一种载体，象征着理想主义对物质主义的决

绝反抗。在她看来，追逐爱情的姿态是在荒诞人

世中人们所能做出的崇高的“自由选择”。这也

是廖式先锋戏剧超越了传统爱情戏的重要原因，

正因荒诞的存在，纯粹的爱才显得尤为可贵。

［黄兰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1］廖一梅：《琥珀》，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第101页。


